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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水站”个记忆
文 ! 费 平

亦君!画

! ! ! !提起上海，大家侪会搭“石库
门”联系起来；讲到大杨浦，又会
得联想到“棚户区”；而“棚户区”
里一道独特个风景，就是“给水
站”了。
“给水站”是解放后人民政府

为解决上海边缘区域个劳动人民
吃水用水而生成个产物。搿些地
区因为产业工人聚集最多，所以
伊个历史因素造就了交关“穷
街”。搿个辰光，阿拉居住个“穷
街”居民用水侪要到百米外个“给
水站”去挑。当时每家人家必勿可
少个家生就是水缸了。记得“给水
站”就是两只蛮大个水龙头，龙头
上套了黑橡皮管。水龙头旁边还
有一只约 "米长、#米宽个水池。
每日早浪，管“给水站”个大妈先
要拿水池灌满，以备人多来勿及
候水，就可从池里舀水。
我 $岁辰光姆妈病故，跟爹

爹相依为命 %&多年。呒没姆妈个
小囡，促使我从小就挑起了当家
理财个担子。爹爹上班，家务侪落
拉我身浪，其中之一就是每天到
“给水站”挑水。勿到 '&岁个我因
为力气小挑勿动，就用钢宗镬子
一趟一趟端到屋里倒拉缸里，再
大一点就半铅桶半铅桶拎，上中
学后我就用扁担挑了。为了避开
排队，我经常一早等到 "点一开
放就去挑，有辰光来勿及就直接
垃拉水池里舀。为了减轻挑水个
繁重，居民垃拉用水量大个情况
下就直接去“给水站”用水，譬如
汏被头、床单或者十多件衣裳，就
带了大脚盆、搓板、肥皂等垃拉

“给水站”边浪洗汏。过年前个寒
冬腊月，爹爹背佝拉海，垃刺骨个
凉水里汏被头个场面时常印了垃
我个脑海里。后首来我也逐渐垃
拉礼拜天拿爹爹搭仔我换下来个
龌龊衣裳拿到“给水站”去汏。热
天介去“给水站”淴冷水浴是每日
夜快头必做个一桩事体，男人搭
仔小人穿仔短裤坐垃大个木盆
里，搨完肥皂，端起木盆从头浪浇
下去，再去放盆水……搿个辰光
用水计费勿晓得一立方多少钞
票，只晓得一角洋钿买 '(根大筹
码，一根大筹码等同 )根小筹码，
一铅桶水收一根小筹码。买筹码
还有“激励机制”，两角洋钿一买
可拨 ("根，于是人口多个人家侪
是两角一买，阿拉屋里人少，有辰
光一个月 '(根筹码也用勿完。一
把浴，只需两根小筹码。有辰光我
跟同学垃拉附近个河浜里向游完
泳，也勿回去拿木盆，乘“给水站”
呒没人用水个辰光，就直接垃拉
水龙头下冲洗，还美其名曰“淋
浴”。
八十年代中期，阿拉告别了

给水站，政府为每户居民拿自来
水接到屋里向了。记得搿天拆除
“给水站”辰光，我个心情特别复
杂。看伊挂了 *&多年虽已生锈但
字迹清爽个“上海市人民政府给
水站”个搪瓷铭牌搭搿个已生青
苔个木水舀，我搭仔邻居们是既
勿舍又欣喜。我还专门为电台“滑
稽王小毛”节目创作了广播小品
《水终情深》。

是啊，毕竟“给水站”与阿拉
朝夕相处几十年，突然消失了又
交关怀念。但社会垃拉发展，阿拉
何尝勿感恩时代个变迁呢？

! ! ! ! '+,(年，今朝西藏中路以东
个搿块地方，老早叫第二跑马场，
当时因地价大涨，跑马总会拿伊
卖脱，再垃拉今朝个人民广场搭
人民公园个地址浪，造了第三跑
马场（习称为“跑马厅”）。同时垃
拉搿个辰光，总会垃拉伊个北边，
东与南京路相接，越出租界范围
向西开辟了一条跑马道，远通上
海名胜静安古刹。迭条路英文以
静安寺老早个著名个名字“涌泉”
命名，叫“涌泉路”（-.//0123 4500

6789），中文则因为“静安寺”个缘
故被习惯叫为“静安寺路”。

静安寺路辟筑后，原先空旷
清静个城郊乡野，成了马蹄奔腾、
马车驰骋个游乐道，尤其是夏夜
辰光，一路凉风习习，交关人拿搿
搭作为上海个一条避暑道。静安
古刹也因搿条路个辟通，香客游
客日增，香火大为旺盛。'+$$年公
共租界第三次大扩张，西边界线
正好推进到静安寺，静安寺路遂

渐拨拉正式纳入租界范围。外商、
华商陆续进入里向，开设各种有
特色个商号，还购置土地营建洋
房搭新式里弄。海上闻名个张园
搭仔爱俪园（哈同花园）先后垃拉
路段中兴造，其规模跟新奇为上
海滩之最。又有夏令配克电影院、
大光明电影院、仙乐斯舞厅、大都
会花园舞厅等游乐场所垃拉迭搭

出现，其水准侪属上海一流。'$*)
年，“国际饭店”垃拉东段跑马厅
对面拔地而起，当时是上海最高
个高楼，成了旧上海城市达到极
度繁荣个一大地标。

'$)"年抗战胜利后，以静安
寺路跟东边个南京路直接贯连，
两条路分别拨拉更名为南京西路
搭南京东路。

! ! ! !实际上有两种“上海闲话”。一
种是平常大家在讲的上海闲话，生
活化的，一种是有尖音团音的上海
闲话，像“阿福根谈生产”，算是标
准化的。从生命力上讲，当然是生
活化的上海闲话更加会获得年轻
人的认同，但是生活化的上海闲话
没有得到专家足够的关注。
上海闲话有了相应的文字，是

不是标准答案暂且不说，另外有一
个问题，当这些上海闲话的文字嵌
入在普通话文字中后，两种字之间
缺少了能够贯通的气息，上海闲话
的字显得突兀。一方面这些字有点
冷僻不常见，另一方面，普通话的
文字经历过了两次简化字的过程，
笔画不多，上海闲话的字都是“原
生态”，大部分笔画繁多，所以两者
间缺少统一性，如果再要加上注
音，那就更加有了阅读的距离。这
是需要文字专家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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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沪语·写沪语·沪语文学 发言者 ! 郜元宝

! ! ! !《新民晚报》创办“上海闲
话”专版，为保护沪语做了件有
意义的事，也有助于我们更理性
地思考方言与共同语、方言与汉
字、方言与文学这些又老又新的
问题。

上海人不仅有权利在某些场
合讲沪语，还要讲得好，讲得正
宗，这个大家都谈得很充分，不会
有什么疑义。

但有时方言权利不可让渡，
有时又不得不适当地让渡，比如
在“推普”的场合。如今有多少
“农民工”和“外地人”让渡了与
身居来的方言？上海人到了国外
和“外地人”讲普通话不也很亲
切吗？如果到了既非汉语又非英
语的国家，能用英语交流也会很
高兴呢。可见方言和人的关系不
能看得太死，好像离开方言就一
无所有。

普通话也并非空中楼阁，它
在方言基础上形成，只是和某些
方言近一些而和某些方言远一些
罢了。对有文化的上海人来说，现
在普通话和方言之间已经不像过
去那么隔膜了，至少不会彼此对

立。“说沪语”天经地义，“说沪语”
的限度也一目了然。

怎样“写沪语”？粤语基本有
一套书写系统，一部分广东人能
看懂，外地人（包括不识“粤字”的
广东人）如读天书。“写沪语”也会
碰到这个问题。所谓“写沪语”，主
要是为沪语中的独特语汇确立合
适的字符，但更多和普通话相通
的沪语发音上的“大同小异”还是
写不出来。如果照顾沪语发音与
普通话的系统差异而去寻找匹配
的文字，势必又要和粤语书写走
相似的道路。

中国文化现代化方案之一，
就是用统一的汉字写统一的国
语。这个方案今天并未结束。在
这意义上，现代作家对待方言的
经验值得借鉴。假设鲁迅不用国
语而用绍兴话写《阿 :正传》，懂
绍兴话的人也许过瘾，广大读者
却会叫苦不迭。被胡适之、张爱
玲等大肆吹捧的吴语文学杰作
《海上花列传》名气不小，但又有
几个读者？作家用方言写作过了
底线，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对
现代文学书面语贡献最大的不

是北方作家，而是南方文人，后
者主动放弃“方言权利”，逼迫自
己去学习、去创造“南腔北调”、
“古今杂糅”、“中西合璧”的“文
学的国语”。鲁迅、叶圣陶、郁达
夫、茅盾、丁玲、沈从文、钱钟书
放弃了“方言文学”的诱惑，坚持
用“文学的国语”来“翻译”方言，
非但没有丢失反而发扬广大了
方言的文化特性。

吴组缃先生有篇文章叫《文
字永远追不上语言》，认为方言灵
活多变，有限的汉字无法忠实地
记录。他建议放弃这个理想，转而
发掘汉字本身的可能性。这后一
点，即如何通过“文学的国语”把
方言的奥妙输入文化共同体，恰
恰是许多作家所欠缺的。我们不
仅缺乏适当的记录方言的汉字，
更缺乏对汉字和共通书面语的把
握。有“沪语危机”，不是更有“母
语危机”、“汉语危机”吗？

讨论方言不能局限于某一方
言人群，要扩大开来，变成大家可
以关心的普遍问题，否则不仅对
方言以外的人意义不大，也会画
地为牢，误导方言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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